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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局域交互和全局广播的创新传播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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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虑公共媒体对创新传播的影响，本文提出基于网络局域交互和全局广播的创
新传播模型，该模型既考虑了创新传播过程中邻居节点之间的交互作用，也考虑了公
共媒体对创新传播的影响。实证网络数据集上的仿真结果表明在公共媒体宣传力度
有限的情况下，局域交互特性对创新传播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结合网
络结构和创新传播机制的节点影响力评价指标可以准确地对创新传播中的节点影响

力进行排序，相对于度、紧密度等方法，该方法的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Ｔａｕ可以提高３９．１９％，

３５．６１％和３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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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创新传播主要指某种创新（思想）通过一些特定的渠道，在社会系统中传播的过程［１］。网络科学的兴起为定
量地分析创新传播模型与网络结构的关系提供了契机［２］。黄伟强等［３］基于ＥＲ随机图模型建立创新扩散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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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创新潜在采纳主体行为、网络结构和性质对创新扩散的影响。段文琦等［４］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框架研究了

扩散系统中采用网络和扩散初始条件对扩散模式的影响。张晓军等［５］基于随机阈值模型，研究了社会关系网络

密度对创新扩散的影响。周琪萍等［６］基于Ａｇｅｎｔ的建模思想和方法，研究了创新扩散在无标度网络和小世界网

络的差异性。Ｐｅｇｏｒｅｔｔｉ［７］研究了网络结构和信息机制设计对创新扩散的影响。罗晓光等［８］研究了网络密度和初
始创新者数目与扩散绩效的关系。随着在线社交媒体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除了公共媒体之外，局域交互作用
在创新传播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９－１２］。本文考虑公共媒体对创新传播的影响，提出基于局域交互和

全局广播的创新传播模型，与经典的（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ＳＩ）模型［１３］相比，该模型既考虑传播过程中邻居节点
间的交互作用，也考虑到公共媒体宣传力度的影响。当不存在公共媒体影响时，本文的创新传播模型将退化为

ＳＩ模型。通过对创新传播中的节点传播能力分析发现，在公共媒体宣传力度有限的情况下，网络初始节点选择
的差异性对创新传播有着显著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网络逐渐在广告、营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１４］。如何找出有影响力的节点作为传播源，对创新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创新传播中节点影响力不仅取决于

网络的拓扑结构也受到创新传播机制的影响［１５－１７］。本文结合网络拓扑结构和创新传播过程，计算了各节点创新
传播范围的期望值，进而对节点影响力进行排序，实证网络数据集上的仿真结果仿真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
准确地刻画创新传播网络中节点的影响力，且相对于度［１８］、紧密度［１９］Ｋ－核分解方法［２０］，该方法可以更加准确地
对创新传播中的节点影响力进行排序。本文的研究对网络中初始传播节点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１　创新传播模型的构造

本文提出基于网络局域交互和全局广播的创新传播模型，该模型不仅考虑了创新传播过程中邻居节点之间
的交互作用，也考虑了公共媒体的影响。在创新传播网络中，节点表示创新传播中的个体，边表示个体之间存在
信息传播渠道。创新传播网络可用Ｇ＝ Ｖ，（ ）Ｅ 表示，其中Ｖ 为节点集合，Ｅ为边的集合。该网络可以用一个矩
阵Ａ＝｛ａｉｊ｝进行描述，如果ａｉｊ ＝１表示节点ｉ和节点ｊ相互连接，反之表示节点ｉ和节点ｊ不连接。同时定义网
络的平均度为 〈ｋ〉，网络的节点数和边数分为ｎ＝ Ｖ 和ｅ＝ Ｅ 。

创新传播网络中的节点可分为采纳者和未采纳者，一个未采纳者要转变为采纳者，主要受到外部因素和内部
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创新传播网络中，公共媒体相当于一个虚拟节点，该节点与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有一条虚拟
连边。在创新传播过程中公共媒体以ｐ的概率使网络中的未采纳者转变为采纳者，其中ｐ为公共媒体的宣传力
度。内部因素是创新传播过程中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即采纳者将以ｑ的概率使其邻居的未采纳者转变为采纳
者。因此在每一步的传播过程中，未采纳者将以１－ １　－（ ）ｐ　１　－（ ）ｑ　ｕ 的概率转变为采纳者，其中ｕ为邻居中采
纳者的数量。当公共媒体宣传力度ｐ＝０，未采纳者状态的转变只受到其邻居节点的影响，即节点将以１－（１－
ｑ）ｕ 的概率转变为采纳者，此时本文的创新传播模型将退化为ＳＩ模型［１５］。
评价节点ｉ在创新传播中的影响力时，其创新传播过程主要包过两个阶段，即创新传播初始阶段和创新传播

阶段。具体如下：

１）在创新传播初始阶段，即ｔ＝０时，假设网络中节点ｉ为初始采纳者，状态记为１，其它节点为未采纳者，状
态记为０；

２）在创新传播阶段，即ｔ＞０时，网络中未采纳的个体将以１－ １　－（ ）ｐ　１　－（ ）ｑ　ｕ的概率转变为采纳者，其中ｐ
为公共媒体的宣传力度，ｑ为网络内部的传播率，ｕ为邻居节点中采纳者的数量。
经过一定的时间步长Ｔ，网络中采纳者的数量为节点ｉ的创新传播范围，定义为该节点的影响力。当时间步

长Ｔ足够大时，网络中所有的节点都将变为采纳者，此时无法区分各个节点的影响力，为此只观察特定步长Ｔ
下，网络中节点ｉ的创新传播范围，本文设Ｔ＝５或Ｔ＝１０，Ｔ的大小取决于网络的规模。评价节点在创新传播
中的影响力时，独立重复此节点创新传播３×１０４ 次。

２　节点影响力评价指标

对于特定网络结构，传播源的选择对于创新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如何找出有影响力
的节点作为初始采纳者将有助于扩大创新传播效果。目前主要的节点影响力指标有基于网络局部属性的度指
标［１８］，基于网络全局属性的紧密度指标［１９］和基于网络位置的Ｋ－核分解方法［２０］。节点ｉ的度定义为节点的邻居
数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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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ｎ为网络节点数，ａｉｊ为网络邻接矩阵Ａ 的元素。度指标刻画了一个节点的直接影响力，认为节点邻居数目
越多，在网络中就越重要。度指标只考虑到节点的局部拓扑结构信息，因此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精确度量节点的影
响力。
紧密度指标［１９］考虑节点在网络的全局信息，认为节点越居于网络中心就越重要。节点ｉ的紧密度可以表示

为

（）ｃ　ｉ ＝ｎ－１

∑
ｎ

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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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其中，ｎ为网络节点数，ｄｉｊ 为节点ｉ到节点ｊ的最短距离。

Ｋｉｔｓａｋ等［２０］认为，网络中节点的影响力取决于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提出了Ｋ－核分解方法，该方法层层删
去网络中外围的节点，处于内层的节点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具体分解方法如下［２０］：网络中如果存在度为１的节
点，将这些节点删去，删掉后的网络如果还存在度为１的节点，再将这些节点删去。重复操作，直到网络中没有度
为１的节点为止。删去的这些点组成一个层，这一层所有节点的Ｋ－核值为１。对于一个节点而言，剥掉一层后，
网络中剩下的节点的度称为该节点的剩余度。继续剥核，去掉网络中剩余度为２的点，直到网络中所有节点被删
除为止。
以上的节点影响力评价指标只考虑了节点的拓扑结构信息，然而节点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该节点在网络中

的拓扑结构也受到传播机制的影响［１７－１９］。基于本文提出的创新传播模型，假设ｘ（）ｔ 为ｎ×１的列向量，其中ｔ＞
０，每一个分量表示在ｔ时刻节点受邻居节点影响转变为采纳者的概率。当ｔ＝０时，ｘ（）０ 的每个分量表示各节
点的初始状态，如果节点ｉ为初始的传播源，则ｘｉ（）０ ＝１且ｘｊ≠ｉ（）０ ＝０。在每一步的传播过程中，未采纳者状
态的改变同时受到公共媒体和邻居采纳者的影响，因此未采纳者即有可能以０．５的概率被公共媒体影响而转变
为采纳者，也有可能以０．５的概率被初始节点影响而转变为采纳者。所以当ｔ＝１时，网络中各节点受初始节点
影响而转变为采纳者的概率为

ｘ（）１ ＝０．５　１　－（ ）ｐ　ｑＡｘ（）０ ＋０．５ｑＡｘ（）０ ＝ １－０．５（ ）ｐ　ｑＡｘ（）０ （３）
其中Ａ表示网络的邻接矩阵，０．５　１　－（ ）ｐ　ｑＡｘ（）０ 表示不被公共媒体影响的前提下，未采纳者受初始采纳者影响
而状态发生改变的概率，０．５ｑＡｘ（）０ 表示未采纳者以０．５的概率直接受初始采纳者影响而状态发生改变的概
率。当ｔ＞１时，ｘ（）ｔ 可以近似地表示为

ｘ（）ｔ ＝ １　－（ ）ｐ　ｔ－１　１－０．５（ ）ｐ　ｑＡ ∏
ｔ－２

ｖ＝０
Ｉ＋ １　－（ ）ｐ　ｖ　１－０．５（ ）ｐ　ｑ（ ）（ ）Ａ　ｘ（）０ （４）

其中，ｐ为公共媒体宣传力度，ｑ为网络内部传播率，Ｉ为ｎ×ｎ的单位矩阵。具体推导过程如下：当ｔ＝２时，

ｘ（）２ 可以表示为
ｘ（）２ ＝ １　－（ ）ｐ　１－０．５（ ）ｐ　ｑＡ　ｘ（）０ ＋ｘ（）（ ）１ ＝ １　－（ ）ｐ　１－０．５（ ）ｐ　ｑＡ　Ｉ＋ １－０．５（ ）ｐ　ｑ（ ）Ａ　ｘ（）０ （５）

其中，１　－（ ）ｐ　１－０．５（ ）ｐ 表示节点在ｔ＝２时不被公共媒体影响为状态发生转变的概率，ｘ（）０ ＋ｘ（）１ 表示ｔ＝
２各节点能影响其它节点状态发生转变的概率。假设当ｐ≤ｆ时，有

ｘ（）ｆ ＝ １　－（ ）ｐ　ｆ－１　１－０．５（ ）ｐ　ｑＡ ∑
ｆ－１

ｒ＝１
ｘ（）（ ）ｒ

＝ １－（ ）ｐ　ｆ－１　１－０．５（ ）ｐ　ｑＡ ∏
ｆ－２

ｖ＝０
Ｉ＋ １　－（ ）ｐ　ｖ　１－０．５（ ）ｐ　ｑ（ ）（ ）Ａ　ｘ（）０ （６）

则当ｔ＝ｆ＋１时，ｘ　ｆ＋（ ）１ 可以表示为

ｘ　ｆ＋（ ）１ ＝ １　－（ ）ｐ　ｆ　１－０．５（ ）ｐ　ｑＡ ∑
ｆ

ｒ＝１
ｘ（）（ ）ｒ

＝ １－（ ）ｐ　ｆ　１－０．５（ ）ｐ　ｑＡ　ｘ（）ｆ ＋∑
ｆ－１

ｒ＝１
ｘ（）（ ）ｒ

＝ １－（ ）ｐ　ｆ　１－０．５（ ）ｐ　ｑＡ　Ｉ＋ １　－（ ）ｐ　ｆ－１　１－０．５（ ）ｐ　ｑ（ ）Ａ ∑
ｆ－１

ｒ＝１
ｘ（）（ ）ｒ

＝ １－（ ）ｐ　ｆ　１－０．５（ ）ｐ　ｑＡ　Ｉ＋ １　－（ ）ｐ　ｆ－１　１－０．５（ ）ｐ　ｑ（ ）Ａ　Ｉ＋ １　－（ ）ｐ　ｆ－２　１－０．５（ ）ｐ　ｑ（ ）Ａ ∑
ｆ－２

ｒ＝１
ｘ（）（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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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ｐ　ｆ　１－０．５（ ）ｐ　ｑＡ ∏
ｆ－１

ｖ＝０
Ｉ＋ １　－（ ）ｐ　ｖ　１－０．５（ ）ｐ　ｑ（ ）（ ）Ａ ｘ（）０ （７）

由数学归纳法可知式（４）成立。因此在ｔ时刻网络中各节点变为采纳者的累积概率为

∑
ｔ

ｒ＝１
ｘ（）ｒ ＝ １－０．５（ ）ｐ　ｑＡ＋∑

ｔ

ｒ＝２
１　－（ ）ｐ　ｒ－１　１－０．５（ ）ｐ　ｑＡ∏

ｒ－２

ｖ＝０
Ｉ＋ １　－（ ）ｐ　ｖ　１－０．５（ ）ｐ　ｑ（ ）（ ）Ａ　ｘ（）０ （８）

令Ｍ ＝ １－０．５（ ）ｐ　ｑＡ＋∑
ｔ

ｒ＝２
１　－（ ）ｐ　ｒ－１　１－０．５（ ）ｐ　ｑＡ∏

ｒ－２

ｖ＝０
Ｉ＋ １　－（ ）ｐ　ｖ　１－０．５（ ）ｐ　ｑ（ ）Ａ 则Ｍ 为ｎ×ｎ的矩阵。

因为ｘ（）０ 为ｎ×１的列向量，当节点ｉ为初始传播源时，ｘ（）ｉ 的第ｉ个分量为１，其余分量为０。根据矩阵的运算
法则，矩阵Ｍ 的第ｉ列为节点ｉ为初始传播源时各节点转变为采纳者的累加概率。假设Ｓ（）ｔ 为ｎ×１的列向量，
第ｉ个分量为节点ｉ作为初始传播源时的创新传播范围，则Ｓｉ（）ｔ 为矩阵Ｍ 第ｉ列的和。所以创新传播网络中各
节点的影响力 （）Ｓ　ｔ 可以近似地描述为

（）Ｓ　ｔ ＝Ｍ′Ｌ （９）
其中，Ｍ′为Ｍ 的转置，Ｌ为ｎ×１的列向量，且每一个分量为１。本文讨论无向网络中节点创新传播影响力，所以
邻接矩阵Ａ为实对称矩阵，有Ａ′＝Ａ，Ｍ′＝Ｍ。因此ｔ时刻，各节点的创新传播能力 （）Ｓ　ｔ ＝ＭＬ。

３　节点影响力评价指标

表１　网络属性

Ｔａｂ．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网络 总节点数 总边数 平均度

Ｊａｚｚ　 １９８　 ２　７４２　 ２７．７０

Ｅｒｄｓ　 ４５６　 １　３１４　 ５．７６

Ｅｍａｉｌ　 １　１３３　 ５　４５１　 ９．６２

Ｍｅｓｓａｇｅ　 １　２６６　 ６　４５１　 １０．１９

３．１　实验数据及网络属性
本文实验数据采用了４个实证网络，分别是：Ｊａｚｚ［２１］、Ｅｒｄｓ、

Ｅｍａｉｌ［２３］和 Ｍｅｓｓａｇｅ网络，Ｊａｚｚ网络是一个Ｊａｚｚ音乐家合作网络，
点代表Ｊａｚｚ音乐家，边表示两个音乐家之间在同一家乐队里有合
作关系。Ｅｒｄｓ网络为科研合作网络，点代表科学家，边表示两个
科学家曾经合作过。Ｅｍａｉｌ网络的点代表西班牙罗维拉·维尔吉
利大学的研究人员、学生或者管理者等，边表示成员之间有过

ｅｍａｉｌ交流。Ｍｅｓｓａｇｅ网络是一个在线社交网络，每个点代表加利
福尼亚大学的学生，边代表两个学生之间有过信息交流。

３．２　初始节点选择差异性对创新传播的影响
采用创新传播模型分析不同公共媒体宣传力度ｐ下，初始节点选择对创新传播的影响。对于小规模网络

Ｊａｚｚ网络实验步长取Ｔ＝５，另外３个网络取Ｔ＝１０。图１给出了公共媒体宣传力度ｐ为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１　０和

０．００２　０时，分别以网络中度大的节点作为传播源和随机选择节点作为传播源创新传播范围的差异性。横坐标
是创新传播网络内部传播率ｑ，纵坐标是创新传播范围提高率ρ，

ρ＝
ｗｍａｘ－ｗｒ
ｗｍａｘ

１００％ （１０）

图１　公共媒体宣传力度ｐ分别为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１　０和０．００２　０时，不同传播率ｑ下，

初始传播源选择差异性对创新传播范围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ｅ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ｑ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ｅｄｉａ　ｐｅｑｕａｌｓ　ｔｏ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１　０ａｎｄ　０．００２　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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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ｗｍａｘ为以网络中度最大的节点作为传播源时的创新传播范围，ｗｒ 为以网络中随机选择节点作为传播源的
创新传播范围。ρ值越大，说明网络传播源选择的差异性对创新传播影响越大。从图１可知，在相同传播率ｑ下，
随着公共媒体宣传力度ｑ逐渐变小，创新传播范围的差异性逐渐变大。当ｑ＝０．０００　５时，初始采纳者的选择对
创新传播范围影响最大。从中可以得出：当公用媒体宣传力度有限时，选择有影响力的节点作为传播源，将更有
助于扩大创新传播范围。

３．３　节点影响力评价指标与节点创新传播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Ｔａｕτ［２４］系数来度量各节点影响力指标和节点创新传播能力之间的相关性。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Ｔａｕτ系数是用来计算两个序列之间排序的相关性，该值介于－１和１之间，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Ｔａｕτ系数越接近于１说明
两个序列一致性越高，则该指标越能准确地对创新传播网络中的节点传播能力进行评价。具体计算为

τ＝ ２
ｎ　ｎ－（ ）１ ∑ｉ＜ｊｓｇｎ　ｙｉ－ｙ（ ）ｊ ｚｉ－ｚ（ ）（ ）ｊ （１１）

其中，ｎ为网络的节点数，ｙｉ为节点ｉ作为初始采纳者的创新传播范围，ｚｉ为节点ｉ的度、紧密度、Ｋ－核值或者新
指标的Ｓ值。ｓｇｎ（）ｙ 为符号函数，当ｙ＞０时，ｓｇｎ（）ｙ 函数值为＋１；当ｙ＜０时，ｓｇｎ（）ｙ 函数值为－１；当ｙ＝
０时，ｓｇｎ（）ｙ 函数值为０。

图２　当ｐ＝０．０００　５时，不同传播率ｑ下，４种节点影响力指标与创新传播节点影响力的相关性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ｏｄ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ｑ　ｗｈｅｎ　ｐ＝０．０００　５

图３给出了新指标相对于其它节点影响力评价指标度量节点创新传播能力的 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ｔａｕ提高率η，具体
定义如下

η＝
τＳ－τ０
τ０ ×１００％ （１２）

其中，τｓ为新指标的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ｔａｕτ。τ０ 分别为度、紧密度和Ｋ－核分解方法的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ｔａｕτ。τ＞０表明新指标
可以更加准确地识别创新传播中节点的影响力。从图中可以发现所有的η都大于０，说明新的指标相对于其它
指标可以更加准确地识别创新传播网络中的节点影响力。相对于度，紧密度和Ｋ－和分解方法，当内部传播率ｑ
分别为０．０５０，０．０５０和０．０１５时，提高率η可以达到３９．１９％，３５．６１％和３３．０３％。

４　总结与展望

本文提出基于网络局域交互和全局广播的创新传播模型，该模型既考虑创新传播过程中邻居节点之间的相
互作用，也考虑公共媒体宣传力度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选择网络中有影响力的节点作为传播源将有助于扩大
创新传播范围，且随着公共媒体宣传力度的减小，初始节点选择的差异性对创新传播效果的影响也更加明显。因
此在公共媒体宣传力度有限的情况下，对网络中节点的影响力进行评价对创新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
结合网络结构和创新传播过程，提出新的评价指标。该指标通过计算网络中各节点创新传播范围的期望值评价
各节点的影响力，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节点影响力评价指标的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ｔａｕτ介于０．９４１和０．９８５之间，说
明结合网络拓扑结构和创新传播机制的节点影响力评价指标可以准确地度量节点的创新传播能力。且相对于
度、紧密度和Ｋ－核分解方法，该方法的Ｋｅｎｄａｌｌ＇ｓ　ｔａｕτ可以提高３９．１９％，３５．６１％和３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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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当ｐ＝０．０００　５时，不同传播率ｑ下，本文提出的指标相对于度、紧密度和Ｋ－核分解方法度量节点影响力的提高率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ｅｇｒｅｅ，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Ｋ－ｓｈｅｌ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ｑ　ｗｈｅｎ　ｐ＝０．０００　５

然而本文提出的节点影响力评价指标并不能准确地预测节点的创新传播范围，只能对节点的创新传播范围
进行排序，且其度量的准确性随着内部传播率的增大而变小，因为该方法存在以下３个问题：首先，在计算节点转
变为采纳者的概率时，采用线性的方法代替非线性。如一个未采纳者有２个邻居为采纳者时，该节点状态改变的
概率为２ｑ，而实际的概率为１－ １－（ ）ｑ　２ ，当ｑ足够小时，ｑ２→０，则１－ １　－（ ）ｑ　２→２ｑ，此时本文提出的节点影
响力评价指标可以准确地度量节点的创新传播能力。但随着ｑ的增大，该方法的误差也逐渐增大，因此其度量的
准确性逐渐下降。其次在计算ｔ时刻未采纳者状态改变的概率时，只考虑了ｔ时刻之前节点不被公共媒体影响而
转变为采纳者的概率，并没有考虑不被邻居影响而转变为采纳者的概率。最后本文的节点影响力评价指标只计
算了节点受初采纳者影响而状态发生改变的概率，并没有计算受公共媒体影响而转变为采纳者的概率。以上问
题的解决不仅可以提高本文指标度量节点影响力的准确性，也适合于多个传播源的创新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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